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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隐语的流变、生成逻辑与问题辨析

郑智斌

摘要:中文互联网隐语现象流变 20 余年,经历了初代“行话” 兴起、亚文化群体隐语爆

发、热点舆情事件流行语隐语化、社群和大众隐语不断迭代这四个阶段。 网络隐语是互联

网时代的“语言民俗” ,是网民作为言语主体的语言与文化生存实践,该现象背后具有两种

逻辑,既符合“内在正确性”这一语言生成的内部逻辑,又有其深刻的“网络地带”性这一现

实逻辑。 各言语社团通过语言既直面和解构外部世界,又构建其不同于主流世界的“存在

之家” 。 网络隐语具有自身的封闭性、落后性和对主流文化的挑战性。 网民应节制其语言

的自由权利,增强言语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意识,社会应为不同文化群体提供网络相遇机

会,促进其走出群际孤立,共同致力于网络文化多样性和公共利益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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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:从网络流行语到隐语

网络流行语是互联网语言实践中最为突出的现象。 2001 年郑丹娘使用这一概念,指出其为青少

年网民创造和使用的新词热词,这种另类的键盘语言在网民和非网民之间造成了“话语代沟” [1] 。 从

此,语言学、传播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学界就网络流行语的概念、类型和特征、生成方式和传播机制、
语用功能和社会影响等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,认为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深刻的文化

现象[2] 。 它不同于正常语言,有很多“雷词” ,有新的构词方式、语音变异和流行机制,因为语言不规

范,存在能指混乱不清、所指隐晦不显、内容粗俗等问题[3] 。 实际上,网络流行语类型和风格多样,其
中很多具有隐秘性,符合语言学上“隐语”的根本特质。 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网络语言整体现象,鲜
见隐语的分类研究。 2000 年,曲彦斌从民俗语言角度注意到早期网络隐语现象[4] 。 此后研究零星

增多,认为网络隐语并非一种独立的语言,是网络语言的变种[5] ,但同样具有传统隐语“遁辞以隐意,
谲譬以指事” [6] 的特征。 网络隐语有公开、半公开和完全地下三种状态,其创造动机多样,包括保守

秘密、识别群体身份、维护集团内部利益、避讳或禁忌、炫耀和娱乐等等[7] 。 比如网络犯罪中,使用隐

语可使交流更为隐蔽[8] 。 笔者认为,网络隐语不等于传统的秘密语或黑话,其主观上的隐蔽性强弱

不同,大致可分为两类:一是大众型,其能指隐藏的内涵最终大家都明白,所以在大众网民中通用。
比如日常社交隐语,从互联网早期至今都很盛行。 又如网络语言中最为鲜活生动的舆情事件类流行

语,在产生之初很多都故意曲笔言事,或者最后却发展成了隐语。 二是社群型,其隐藏的内涵只为特

定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网民明白并在其内部流行,这是网络隐语的重要构成。 比如“饭圈”用语、“梗”
和所谓黑话。 这类隐语为了回避本群体之外的人知晓,绝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用或新造词汇、符
号来表达,有些读起来像加密电报。 语言用于传播沟通,网络隐语似乎成了反传播。 有学者提出应

从言语共同体角度,分析网络流行语的外延[9] 。 网络语言是现代互联网技术、网络文化与现实问题

交织的产物,它既符合又打破语言学逻辑,又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逻辑。 因此,当前研究的任务



不再是发现网络隐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或语言图景,甚至将其建构成新的语法,相反只有打断其语

言、语法以及其与所标记的具体社会事实之间的纽结,思想和实践才能胜任当务之急。

二、网络隐语现象的源与流

陈原指出,语言变化和新词的出现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[10] 。 语言和社会是两个相互接触、相
互影响、相互制约因而也相互变化的变量。 网络语言既依存在线社会,又勾连线下现实,要考察其源

流变化,可以考虑以下三个最大的影响因素:一是言语者的数量变化,即能够上网的人口规模的增

长,所谓“人多嘴杂” “什么人说什么话” ;二是言语对象的变迁,除线下现实以外,这里主要指网络社

会生活总体内容随网民人口增长后的不断丰富,所谓“什么时候说什么话” 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” ;三
是言语辅助工具的变化,即新媒介技术可为语言创造提供哪些条件,网络隐语最早依靠电脑键盘生

成,现在则有专门制作的表情包形式。 基于此,可将网络隐语的源与流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性

过程。
(一)源于生存:初代网络“行话”横空出世

网络隐语在 Web1. 0 时期就应运而生。 1995 年 5 月 17 日,中国互联网向公众开放,时年网民仅

8 万人,至 2003 年底增至 7590 万。 尽管如此,这八九年间互联网都是基于文字的“穷媒介” ,这种崭

新的数字化生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技术活。 那些对电脑、网络技术、虚拟社区和聊天等一切都抱有

极大兴趣的专业人员、民间活跃者作为新新人类入驻互联网,他们寄身于 BBS、QQ 等社区,不得不掌

握足够的电脑知识、网络技能,并发明适用于虚拟交流的特殊交际用语。 比如“斑竹” (版主) 、“菜

鸟” (网络新手或应用水平较低者) 、“瘟酒屋” ( Windows95) 。 特别是,为了获得类似于面对面的交流

感,网民采用拟声拟像、缩略、隐喻等手法大量构造了夹杂汉英字词字母、标点符号的新词汇。 比如

“7456” (气死我了) ,是典型的“键盘语言” 。 早在 1982 年 9 月 19 日,美国计算机科学教授斯科特·
法尔曼基于 ASCII 码发明了被世界公认最早的网络表情符号“ :-) ” ,用冒号代表眼睛、短横代表鼻

子、右括号代表下巴,意思是“发言者在开玩笑” ,但需要将其右旋转 90 度才能看懂。 后来有人将其

改进为“ S:-) ” ,用“ S”代表可爱的波浪形卷发。 这是一种字符图释( emotions)的造词法,我国网民称

这类语言为“颜文字” 。 可见网络隐语一开始像是一门具有互联网原生属性的新的“行话” ,不仅对

当时非网民来说恍如天书,今天看来有的也不无新奇,其俏皮幽默为陌生冰冷的互联网机器世界增

添了一抹暖色。
(二)异军突起:青年亚文化群体隐语肇兴

2004 年以后,中国互联网快速迈进“网络人人化、人人网络化”的 Web2. 0 时代。 一方面,网民人

口增速持续加快,从 2004 年不到 1 亿到 2007 年突破 2 亿,35 岁以下网民数量占比年均高达 81. 9%。
另一方面,以论坛、贴吧、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社区大量涌现,其 UGC( user

 

generated
 

content)模式允

许普通人向网络世界输出自己的内容,青年网民特别其中崛起的亚文化群体成为最活跃的言语社

团,大大改变了互联网内容和语言的生态。 主要表现有二:一是二次元语言在“ 90 后” “ 00 后”网民

中流行。 二次元源于日本 ACG(动画漫画游戏)文化,具有萌、腐、虐、燃等审美特征[11] 。 其语言词汇

量极大,想象天马行空,构造手法复杂精密,要融入这个圈子就必须懂得其基本的隐语。 比如“ BL”
(男性之间的恋爱) 、“ YOOO” (极端厌恶或不敢相信) 。 二是“火星文”在网络游戏、非主流群体中流

行,类似于传统的“秘密语” 。 其受繁体字输入法的影响,由符号、冷僻字或汉字拆分后的部分等非正

规文字符号组合而成,十分晦涩难懂,被戏称为是地球人看不懂的“脑残体” 。 比如“侽喷叐” (男朋

友) 、“ orz” (跪在地上的小人) 。 总体上,二次元用语和“火星文”在形义上都偏离了标准语言,其集

团性、隐秘性和封闭性更强,隔离和阻断了与其他圈子和大众的群体外交流[12] 。 此外,本时期还因

为百度帝吧用户群体的兴起,出现一批由最早骂某足球运动员发展到表达种种社会情绪的专用语。
比如“备胎” (恋爱关系中的替补者) 、“么么哒” (亲吻某人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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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喧嚣五年:舆情事件流行语的隐语化

2008 年,因为各类热点新闻事件频发,这一年被认为是网络舆论引导元年[13] ,直至 2013 年开始

整顿互联网传播秩序以前,堪称网络公共领域发展最快、最热闹也最混乱的五年,这为网络语言生活

变化提供了最重要的现实土壤。 从网民规模看,2012 年底高达 5. 64 亿,5 年间净增 2. 66 亿,互联网

普及率增至 41. 5%,虚拟与现实之门完全洞开,进入“人人都有麦克风”的时代,社交隐语因此不断

增多。 比如 2010 年的“围脖” ,是指 2009 年上线的新浪微博产品,其四五年间注册用户猛增到 5 亿,
成为一时无两的社交媒体新宠。 因此,这一时期微博平台对网络公共生活的影响也最大,反映在语

言上就是舆情事件类流行语的集中涌现,其中很多都是隐语。 主要有三类:一是引转式,直接从事件

报道中引用或转换出一个词语或句子。 2009 年的“欺实马” ,源于警方鉴定交通事故车辆速度每小

时“70 码”一说,以谐音引申为欺负老实人。 二是隐喻式。 2010 年的“姜你军” ,是“将你一军”的谐

音,指生姜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不合理上涨令消费者难以承受。 三是成语式,通过自创所谓网络成

语来体现某种情感、态度和立场。 2008 年的“正龙拍虎” ,是对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老虎照片造假事

件的讽刺。 可以说,舆情事件类流行语是本时期互联网现实影响力快速高涨、加快跻身中国公共领

域的大众语言涌现。 其在语义生成上,主要通过浓缩、转喻、变造等方式来实现,内容或隐伏奇谲或

曲折透露,令人只能捉摸意会。 其中很多后来又被引申、转义而脱离原新闻事件,泛化为适用面更广

的流行隐语。 比如 2010 年的“我爸是李刚” ,当时也是某交通事故肇事人所说的原话,现在用来泛指

“官二代”现象。
(四)迭代发展:青年社群、大众社交隐语的滥觞

2013 年开始,中国互联网全面迈进移动时代,这一年网民人口高达 6. 18 亿,从此网络无孔不入

地渗透公、私领域,网民语言则同步着线上线下现实的事物及其变化。 过去十余年,社交媒体呈现出

类型化、平台化的双线发展,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公共生活、社群交流及其文化娱乐的发展。 青年社

群型隐语方面,处于时间上迭代、数量上大爆发之中。 主要有:一是“饭圈” 用语。 “饭圈” 一词于

2014 年前后出现,是指明星的狂热爱好者,以前叫追星族,网络时代改叫“粉丝” (源于英文 fans) 。
“饭圈”内部有“事业粉” “妈粉” “女友粉”等,都各有其复杂的专用语,有的很像接头暗号。 比如“白

莲花” ,指表面单纯没有心眼而实际上工于心计的人。 二是“梗语” 。 “梗”是“哏”字的讹用,意为有

笑点、伏笔或讽刺,一个“梗”相当于一个网络典故。 比如“盘” ,取自某相声节目的台词“干干巴巴麻

麻赖赖一点都不圆润盘它” ,引申为“弄、干” ,例如盘大闸蟹、盘小孩。 三是网生代用语。 2018 年前

后兴起,是真正原生一代网民“00 后”的流行语。 比如“ YYDS” ,取自“永远的神”四字汉语拼音的开

头字母。 其特点类似于初代行话,像加密电报一般玄奥,令老一辈网民感觉恍如天书,将其划入网络

黑话之列。 四是更次元的亚文化用语。 典型的有极其小众的耽美群体,其术语很多,比如“蕾丝”
(女同性恋) 。 五是“抽象话” 。 2020 年左右兴起,倾向于使用抽象、含义深远的词汇和句式,多含有

令人捉摸的 emoji、“梗” 、脏话和四川方言。 大众型隐语方面,主要变化有:一是吸收了很多青年社群

型隐语。 比如“饭圈” 用语“ C 位” ,指在合影或舞台上站中心位置的人,表示偶像很受欢迎。 “打

call” ,指粉丝在演唱会上挥舞荧光棒来为偶像喝彩。 现在这两个新词都被主流媒体采纳,表明亚文

化社群隐语有出圈之势。 二是更多盗猎、挪用官方、媒体、影视文学、网络综艺节目中的现有文本,赋
予其新意。 比如“买橘子” ,源于朱自清散文《背影》中父亲所说的“我买几个橘子去” ,用于熟人之间

开玩笑。 三是表情包类隐语泛滥。 虽然也是简单的图文样式,但有了制图软件的加持。 比如 2013
年兴起的熊猫头表情包,将多个明星头像 P 到一只熊猫的脸上,至今仍是网民聊天用的最爱。

综上,网络隐语在发展中有变和不变。 不变的是它作为语言的本质,像皮肤一般时刻包裹着周

遭现实的变化,初代行话建立的诙谐、幽默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,每个时期都有一部分隐语犹如“天

书” 。 变化的主要是 2004 年以后不同次言语社团的涌现导致隐语类型、具体样式的多样化,现在网

络行话、舆情事件类隐语不再突出,大众型、社群型隐语则持续活跃,其中有一部分溢出进入了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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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语行列。

三、网络隐语的语言学生成逻辑

千百年来,思想家就语言的本质、人与语言的关系多有宏论。 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等人都

指出,人是语言的动物,“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” [14] 。 非语言动物,比如猩猩,为了获取食物,
可以被人培训出对一个符号做出正确反应,但它绝不可能“理解”该符号的正确性,哲学家、社群主义

阵营代表人物查尔斯·泰勒( Charles
 

Taylor) 称这种动物反应为外在的、机械的任务正确性( task
 

rightness) ,只有具备智慧的人类可以创造语言,并以反思的积极能力使其语言具有描述正确性( de-
scriptive

 

rightness) ,即对事物“视其为其本身所是” ,从而达到一种内在正确性( intrinsic
 

rightness) [15] 。
这个内在正确性就是语言自身生成最重要的内部逻辑,它使得人类语言具有了构成性和整体意识。

表面上,很多网络隐语违背正常语言的生成逻辑,但人类语言的正确性要求语言不仅要达成清

晰、准确表达事物这一描述的正确性,还要达成演绎的、写照的内在正确。 人们通常掌握自己母语的

语法知识,知道如何遣词造句,很多网民似乎有更多的语言天赋,其语言生产有更高的智慧。 比如初

代行话“ ---<<@ ” ,发明者用电脑键盘符号组合模拟出一枝花朵的形状,看上去机械,但也只有人、
只有网民能这样巧妙达成描述正确性的要求。 而且网络隐言并不止于此,它往往自发地直指语言内

在正确性的目标,达成演绎和写照的正确。 比如“海龟” (指海外归国人员,谐音“海归” ) “海带” (指

海外归国且待业人员,谐音“海待” ) ,尽管沿用现有词汇,但其转换生成文法的方式极其俏皮奇特,
以一种隐喻准确生动描绘了人们对这两类群体的独特印象或想象。 可见网络隐语发展了传统隐语

曲笔言事的传统:一方面,其能指完全可以符合标准语言规则,但所指却很曲折隐蔽,在此语言真正

成为“活的语言” 。 比如“我妈是我妈” ,用来吐槽地方政府在许可审批服务中要求提交不必要证明

材料而给老百姓徒增麻烦的荒诞现象。 这显然是一种演绎的逻辑推理方式,但更是语言的写照正确

性的要求。 另一方面,网络隐语也经常打破词形、词义、语法和修辞等语言规则,使其成为只属于网

民的语言。 其中,词形上的打破主要是体现在初代行话和后来的二次元用语、“火星文”上,词义、语
法和修辞上的打破主要体现在大众型隐语上,其在演绎、写照事物的正确性方面更显智慧。 比如“土

鳖” ,是社会崇尚海归派的年代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“土包子”的自嘲。 在此,“土鳖”的语言正确性

就是一种说话者对自我感受的“正确诉说” ,它是透过说话者在某种情境下对合适的词或表达的直觉

感觉而具有的内在正确性,与作为外部条件的“土鳖”没有必然或唯一的关系。 可见网络隐语在生成

的那一刻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创造过程,它凸显创造者的独特认识和语言感知力,用一种他们直感

的正确方式但偏离语言规则来描绘万事万物,使它们以一种崭新的、另类甚至离奇的方式直击网民、
触动其心智,并帮助他们掌握了意义世界。

四、网络隐语现象生成的现实逻辑

马克思指出,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和思想的直接现实,人类“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,
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,造成新的交往方式,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” [16] 。 反过来说,语言不仅仅是

语言,还具有整体意识,与社会生产和交往实践发展是同构的。 隐语现象亦如此,背后有着深刻的现

实生成逻辑,即语言与社会共变。 各行各业、各社会集团出于其所处不同时代、生存环境、自身文化

和交际需要,必然都会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特色语言。
海德格尔认为,人类语言不是形而上学的对象或实体,方言现象最能反映语言生成的现实逻辑,

人们的居住生活环境、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等地域和文化背景正是语言的根基,即“大地” ,语言在此

开创世界,“它在自身涵养着向神、向世界、向人及人的创造、向物的关指” [17] 。 形象地说,语言是“口

之花朵” ,“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,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

动和生长———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现和生长中,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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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的稳靠性” [18] 。 这种对人类语言生发的诗意阐述与土生土长、言外之物、天地人神和道法自然等

中国传统观念不谋而合,揭示了语言实践的社会性、实在性及其文化、哲学的意涵。
网络隐语生发和兴盛的“大地” “天空”就是从 Web1. 0 时代的虚拟空间到 Web2. 0 以来构建的

网络社会。 这个神奇的“网络地带”广泛、实在而严密地联结线上线下,裹挟不同时期各社会阶层、群
体的特殊境遇、生活、故事和命运,浸染着他们的认识、精神和信仰,并将其渗透于他们的语言当中,
他们以自己的语词来标记这一切事物,使其显现于其所存在、成其本质之中。 具体来说:初代“行

话” 、颜文字之乍起,正是语言受虚拟空间驱动在此土生土长的结果。 这个空间要求网民必须以键盘

为口,先在语言能指上开出温情的花朵,才能弥补陌生虚拟交往中肉身脱域的缺憾,构建数字化的存

在之家。 二次元用语之流行,是中国“90 后” “ Z 世代”的兴起及其对现实的反映。 他们思想开放,对
ACG 文化和虚拟现实有天然的亲近感,又试图逃避现实压力,于是以外人难懂的群体语言构筑一种

既投射现实又想象和绵延于虚拟世界的架空世界,从中获得身份认同[19] 。 喧嚣五年中,热点事件流

行语盛行有着更为真切的现实动因。 其间,我国社会、经济进入深度转型期,政治改革持续推进,因
此现实各领域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为热点事件,其流行语反映了网民解构、娱乐一切的集体风格,而其

之所以隐语化,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逃避政府对网络内容监管的需要。 而 2013 年以来各类隐语的滥

觞,背后亦有这十余年间社会诸现实矛盾、青年亚文化等持续变化的影子一一反映在公共语言生活

当中。 人类语言的本质就是为万事万物做标记或命名,网络隐语亦然,它像所有语言一样具有某种

地位和权能,它是网民的话语权力,显现他们的认知、情感和精神内涵,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世界。
如此,本质上不是网民主宰了自己的语言,这并非一种功利性、程序性和计算性操作的结果,恰恰相

反,是网民受到自己栖身于此的、生生不息涌动又难以完全言说的“网络地带”这个源头的“滋养” ,
其语言在此大地性涌动、地带性发生和成长。

五、网络隐语实践的问题辨析

(一)平衡语言创新与保护的关系

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边缘语言现实一直受到争议,批评者认为其并非正常的语言,原因主要是其

在构造法、语义转换方式上破坏了标准语言或母语的规则,导致语言失真、意义不明。 黄安靖认为,
母语系统有三个层级,核心是规范层,由纯粹规范的母语成分构成,之外是污染层,混杂有不规范成

分,最外围的边沿层完全脱离母语规范,而只有规范层最符合母语的特征和社会文明道德规范[20] 。
的确,有些类型的网络隐语变造了母语使用规则,甚至损害了人类语言最稳定的内核部分,看上去像

是反语言、反传播。 比如二次元用语,多使用符号表音、生僻字和异体字、随意拆字、生造词汇、繁简

和中外字词混用等方式,对标准语言进行极其简单粗暴的破坏性操作;再如“火星文” ,发明者采用各

种图符,将自己思维中的意义转化为一种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和结构,造成语言能指过重、过度而所指

过轻、不清。 为了保护语言的规范性和纯洁性,应该弃用那些破坏语言核心规则的语言,但同时要承

认,语言活在变化中,网络语言是网民智慧创造的、可以言说且相互理解因而事实上有效的交际语

言,其发音、鸣响、震颤、飘荡都具有语言学意义,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会语言文化的宝库。 正因如

此,一些网络流行语、隐语受到大众的欢迎和使用,大多数则因为最终无人使用而消失了。 实际上,
网络语言至今没有独立的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系统,几乎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语言,对其对语言的破坏性

不必过于担忧,对其创造性应该肯定。
(二)语用主体自由边界在于现实正当性

网络隐语作为社会语言的客观现象,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,其实践受语言与社会共变规律

的制约,也反映了不同语用主体的集体期望和自由选择,因而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,人们对这类

网络语言现象也多持宽容态度。 但是,语用主体的语言创造和自由选择权利是否应有一定的边界?
比如“帝吧出征”现象,吧友们创造了很多批判“港独” “台独”的隐语,其爱国情怀值得肯定,但其“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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吧”的语言暴力也引起争议。 如果说人类语言中同时蕴含创造性和暴力倾向,那么必须关注语言的

民主、社会平等权利争夺即其现实正当性问题。 多年来,在网络流行语所汇聚的大众心理的连续光

谱中,“一端是理性、智慧与公意,另一端则是粗鄙、狂野和暴戾” [21] 。 这种暴力性体现在两个层面:
一是暴力的语言,随意变造语言,盗猎、挪用和改造他人文本;二是语言的暴力,对周遭一切不合意对

象加以无情的污辱、嘲讽、解构或报复,这种语言暴力甚至还被崇高化。 实际上表明网民的语言自由

存在片面性,即只在乎满足语言游戏的狂欢而丧失“能而不为”的自由,这种语言交往也就失去对现

实的建设性效用。 所以说,主体的自由乃至其语言本身的“内在正确性”都不表明其言语实践就自然

拥有现实正当性。 为此,我们要剔除误解和偏见,保持清醒认识和合理态度,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

这种阶段性出现、必然性表达的社会语言现象,既不必因其非正式、非主流而迫其就范或将其没收,
也不能就此放任,而要在其语言的游戏与破坏、内容的正当与不当、目的的批评与颠覆之间做出判

断,宽容其无害的部分,运用其有益的部分,规范引导其低俗、落后的部分。 同时,互联网并非法外之

地,对那些消解、破坏和对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应坚决打击,以促进网络语

言的健康发展,提升其对母语文化和公共利益的建设性作用。
(三)走出“孤岛”重建文化交往“巴别塔”
互联网诞生后,人们想象新技术将为人类构筑一个电子乌托邦,但很快发现先在的第一现实无

疑更具优越性。 Web2. 0 以来,强大的互联网既在物理上联结了所有人、社群、组织和文化,同时又在

信息认知、文化思想层面上制造出一个个鸡犬不相闻的“孤岛” ,社会原有偏见、歧视、仇恨等现象有

了新的网络版本。 语言上,这种“孤岛”就是网民这个母语社团在共时性、历时性上都涌现出不同的

次言语社团,他们奉行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 ,在各自所属电子部落内操着自己的语言,使用“你懂的”
这个一切网络隐语的代名词,构建出一个个他性实有、内部自由和集体认同的异托邦,从而可能对公

共参与、公共精神形成侵蚀[22] 。 正如现在年纪稍大的网民抱怨“不用‘网络梗’都不会说话了” ,不仅

大众型隐语面对官方话语体系划出了一条语言鸿沟,青少年网民内部的不同亚文化之间也各有私语

密谈,在同代际间造成了思想沟壑。 这些都给本来阡陌交通的互联网公共交往带来了巨大障碍。 与

其说,网络隐语是活的语言,不如说是语言的“化石” ,被用来高筑壁垒,封闭、阻隔和排斥圈外的交

流。 古巴比伦人的巴别塔神话早已启示,沟通是人类语言与社会关系建设的核心价值。 网络时代我

们如何走出群际语言变乱与文化隔阂的困境,重建思想文化交往的巴别塔? 语言是我们共同的存在

之家,所有言语社团应秉持言语共同体、文化共同体意识,在语言的自由创造、使用与母语文化的保

护发展之间、在语言消费者和文化公民( citizen
 

culture)角色之间寻求平衡。 尤其是青年网民,在追求

社区感、群体理想、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批评中应避免纯粹语言的狂欢,不坠入思想的回音室与价值

虚无的陷阱。 为此,我们应共同致力建设新的“网络地带” ,在数字大地上开辟出一条条四面八方的

人容易进入又有规矩的“人行道” [23] ,让人人可以在此相遇、攀谈和倾听,让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

在此对话、沟通和理解,共筑网络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统一和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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